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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的暴发， 让很

多家庭夫妻双方不得不同

时居家办公，家庭的办公空

间会归谁使用？ 以色列研究

者深入研究发现，男性的工

作常常被优先考虑，而女性

的工作空间和时间则往往

支离破碎———她要迅速响

应孩子的需求。

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几

个月里，也同样困扰了不少

上海爸妈，尤其加上孩子鸡

飞狗跳的网课。 那么他们又

是如何处理居家办公期间

“空间分配”这一问题的呢？

记者 郭爽 颜静燕 综合报道

抢菜、拿菜、做核酸、领东西、发东西、烧饭、盯孩子上课、盯孩

子作业、团物资……欣欣妈妈想起之前几个月的封控生活，仍然

感叹：“像做梦一样，太累了。 ”在一家大公司做财务主管的她，疫

情防控期间居家办公，但除了要管孩子的吃喝拉撒、网课和作业，

一直做“空中飞人”的先生也天天在家办公。“‘猪队友’就是整天

在家里把书房门一关，什么都不管，除了吃饭上厕所就不出来，孩

子偶尔课间跑去找他，还要被他骂出来。 ”欣欣妈妈直言“心累”，

“我也要工作、要开会，我还要管孩子和家务，还要忍受他的臭脾

气。 真是双倍的烦恼。 ”

此前，以色列的研究者深入访谈了 15对夫妇。 这些夫妇属于

高学历的中上阶层专业人士———他们年龄在 30—57 岁， 都拥有

硕士或博士学历，都在高科技产业、学术界或政府机构从事全职

专业工作，持有比较平等的性别观念。 疫情封控的时间里，在家工

作的人，要设置出一个“工作空间”，但在这个访谈里，没有一对夫

妇做到“平等地分配家庭空间”———男性几乎都有一个安静的私

人房间，同时，女性几乎都呆在客厅或餐厅，她们一边完成自己的

工作，一边观察并照顾孩子。

从理论考虑，配偶双方都可以在家里享受隐私空间。 从实际

出发，有的女性还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 然而，依然是女方选择

放弃个人空间，牺牲自己的专注来帮助孩子学习。 不少母亲表示，

她们这么选择的一大原因，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看孩子。 然而，

这个选择也让女性们难以集中精力，更难投入自己的工作，这就

意味着上级和同事更少看见女性在工作。 不但夫妇接受了空间和

时间分配上的潜规则，连孩子也接受了“爸爸不可以被打扰，但妈

妈可以被打扰”的潜规则。

相对而言，住在闵行梅陇镇的刘先生就更“苦”一点———

从 3 月份就开始居家办公。 爱人是一名中学老师，需要占据

绝对安静的书房上课，空间需求处在“最高级”。 于是，为了陪

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上网课， 刘先生被迫在客厅和女儿当了

“同桌”。

“难得能陪陪女儿，父慈女孝，她在一边学习，我在另一

边处理工作。 ”然而，刘先生和女儿的同桌关系并不像预期中

的那样美好，“我就不能发出声音，敲键盘的声音也会打扰她

上课，老师会不满地说‘刘同学你关麦吧’，女儿就很委屈；老

师讲重要的知识点，我打电话都要静悄悄，简直像做贼。 至于

视频开会，基本不可能。 ”一边是外放的网课声音，孩子们哇

啦哇啦地吵闹；一边是时不时会进来的电话，刘先生不得不

端着笔记本电脑在两个房间来回“奔波”，再加上做核酸、买

菜取菜、家务劳动，老婆烧菜他洗碗，居家办公的日子“有时

候是挺头大的”。 刘先生直言。

这样的日子随着疫情封控时间的延长而愈加焦虑。 尤

其是小区封控足不出户的日子，父女俩的“同桌之情”迅速

降温，女儿课间跑来要他陪玩，他正在电话里沟通工作，被

打断后他非常不高兴：“为这事儿， 我没少和孩子吵架，我

那段时间脾气真的很古怪，忍不住会向孩子发火。 ”九九八

十一天后，刘先生终于走出小区门，他选择第一时间“逃”

回公司上班，盯女儿上课这件大事，留给了仍然需要在家上

网课的爱人，“当时觉得， 自己真的是解脱了。 居家带孩子

工作，太苦了。 ”

但让他自己也颇为意外的是，尽管吵闹了 3 个月，女儿

对她的依赖前所未有地增加。“现在她每天要等我下班回来才

吃晚饭，父亲节的时候，还给我做了久违的手工礼物和‘好爸

爸’奖状。 ”说起这些，刘先生很感慨，“原来我总觉得，女儿和

妈妈感情更好，其实是我自己做得不够。 ”初三、高二、高三年

级返校复课后，爱人去学校上班了，刘先生在“逃”回公司不久

后，再次申请了居家办公带娃。 这次，尽管有了专门办公的房

间，他又选择和女儿成为同桌：“这一次，我会做得更好。 ”

夫妻同时居家办公

孩子 + 老公带来“双倍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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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杂物的露台

成了家里“临时办公室”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上海不少同时居家办公的夫妻，尤其是

父亲，正在向着更多的可能努力。

“下周学校还上网课吗？啥时候放假？ ”从 6 月中旬开始，马

野（化名）就盼着学校能够早些结束网课，这样他可以把因为要

给小女儿上网课而搬到客厅的电脑再搬回原位———夫妻俩卧

室的一角。“好歹让我有个舒服些的地方写写报告。”不过，马野

的“如意算盘”怕是落空了。 妻子告诉他，在线学习会一直持续

到 6 月底。“这意味着，我还得继续呆在东边露台办公至少两个

星期。 ”

马野家不是没有现成的书房，只不过那里已经成了妻子和孩

子们的“地盘”。所幸主卧面积够大，马野便在角落里安置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办公区域。由于位

置“隐蔽”，“偶尔打打游戏也不会被孩子们发现”，马野对这个“隐秘的角落”颇为满意。特别是妻

子辅导孩子功课时，只要把卧室门一关，再戴上耳机，任凭门外“山呼海啸”，马野依旧能寻得一

方宁静。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个家庭原本空间分配的相对平衡状态。“两个女儿都需要

上在线直播课，一开始，姐姐在书房，妹妹在主卧，后来考虑到卧室里网络信号不好，我就把卧

室里那台电脑搬出来接在了客厅电视机上，也方便大人照看。 ”马野说，这么一来，女儿上课是

有保障了，但偌大的客厅就成了小女儿“一个人的教室”。“如果恰好遇上单位里要开会，那我就

只能呆在卧室那个信号不好的角落，开着断断续续的会议，当时恨不得家里能有 4 个书房。 ”

无奈之下，马野只得另辟蹊径“转移战场”。封控前，马野的妻子在网上买了露营用的折叠桌

椅，想到家里东边有个堆杂物的露台，马野灵机一动，把折叠桌椅往露台上一摆，这不就是一个

临时的露天办公室吗？此后，但凡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处理工作时，马野就会“躲”到露台上。“有

一次，我开了整整一上午的会，中午吃饭时，家人把屋子里都找遍了，也没发现我在哪里，我太太

还以为我出去做志愿者了。”马野十分庆幸家里还有一个可以利用的露台，“只要不下雨，这里就

是我的‘第二专属空间’。 ”

和女儿成“同桌”

从鸡飞狗跳到倍感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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